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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了犬细小病毒的小狗被送往
宠物医院救治，最终恶化死亡。宠物主
人认为医院救治不当，发起诉讼。为厘
清责任，宠物主人申请司法鉴定。

为小狗申诉权益的代理律师邓
凯记得，对方代理律师在司法鉴定听
证会上直言，“为了一条狗弄成这样
至于吗？”

从业27年的邓凯察觉到，近一年
多来，年轻人的宠物维权咨询愈发频
繁。他们大多是Z世代，带着互联网原
住民的特质，不接受“宠物只是财产”
的传统定义，更敢为情感价值较真。

这一变化背后，是养宠群体的代
际更迭与观念转变。相关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宠物猫狗数量已突破
1.24亿只，90后和00后占到宠物消
费市场的67.7%。

养宠人数增长，人和宠物的关系
越来越近，宠物买卖、医疗、寄养等产
业链不断延伸，与宠物有关的纠纷数
量逐年上升，也让“宠物律师”这一群
体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他们多是年
轻的Z世代养宠人，一边用专业为宠
物主维权，一边推动行业合规。

在为宠物据理力争时，这些年轻
人一遍遍重申宠物在主人生命中的
不可或缺。他们对陈旧的系统、模糊
的规则感到不适，也不满足于个案的
解决，试图用自身行动去填补空白，
甚至改写规则。

专属社群
蛋蛋被咬伤的那天，是一个周六

下午。小狗做完美容，汤圆和男友牵着
它在小区里散步，与一位牵着柴犬的
老人对向经过，中间保持了一米距离。

没有警告、没有低吼，柴犬突然
冲上来。虽然牵着绳，但对面老人的
力量还是无法拉住。柴犬用力咬住蛋
蛋头部正中间，汤圆尖叫起来，看着
小狗昏迷过去。

赶到宠物医院检查后，汤圆得
知，只短短几秒钟，蛋蛋被咬成了颅
骨骨折，碎骨插到了颅脑里。医生告
诉她，蛋蛋伤得太重，即使做手术抢
救也不敢保证成功率。

钱没了可以再赚，“如果我不去
救，蛋蛋就再也回不来了”。汤圆不想
留遗憾，选择继续抢救，但是在颅骨
修复和清创手术的第二天，蛋蛋还是
走了。

为了抢救小狗，汤圆前后花了两
万多元医疗费，她想让柴犬主人全额
赔偿。但对方认为，医生已经下了病
危通知书，之后的抢救就是过度治
疗，不肯赔偿。
“做抢救决定之前，我怎么知道

能不能成功？”汤圆坐在律所的会议
室里讲述经过。同为养宠人，律师邓
凯很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把
它换成你的亲人，你救不救？”

但邓凯还是向汤圆讲清了诉讼
风险：在目前司法实践的共识中，宠
物通常被视为财产。这意味着诉讼没
有多少“性价比”，蛋蛋的抢救费可能
要不回来多少，她还要支付诉讼费、

律师费，更要付出大量时间和情绪成
本。是否要花代价去搏一个不确定的
结果？
“他们觉得就是死了一只狗，顶

多赔一两千元。”汤圆说，自己一开始
也想过协商，但对方对小狗的态度让
她心寒。
“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多少

钱，而是想争一口气。”汤圆说，这不
是“划算不划算”的计算题。短暂权衡
过后，她决定走诉讼之路。

邓凯从2008年就开始参与流浪
动物救助与宠物普法工作，也代理过
一些宠物类案件。去年5月，他尝试
在小红书上分享宠物侵权、遗弃、买
卖等宠物法律相关案例。近一年多
来，他明显感觉到，来咨询宠物法律
案件的面孔越来越年轻。
“可能只有年轻人愿意花这么

多时间成本和精力去维权。”律师崔
灿说。

选择宠物法律领域，对27岁的
崔灿而言，不是偶然的业务试水，而
是源于自身的养宠体验，更是看到Z
世代群体未被满足的需求。

在家办公时，两只猫总趴在阳台
上静静地陪伴。这种温暖，让崔灿格
外理解宠物与主人之间的情感，也让
他意识到，为宠物维权是一个存在大
量需求的新赛道。

今年三月，崔灿在小红书上发布
一条宠物领养协议模板的笔记，邓凯
刷到后在评论区提了几点修改意见。
之后，崔灿主动邀约，希望能和邓凯建
立联盟。很快，一个名为“宠物律师联
盟”的社群诞生了。不同代际、地域的
律师走到了一起，如今已有两千多位
律师加入。他们在群里共享案例、拆解
难题，为各地宠物主人对接本地律师。

95后律师杜星月是宠物律师联
盟的发起人之一。身为三只猫的“家
长”，她也是最早在社交平台开展宠
物普法内容的律师之一。今年上半年
以来，杜星月感觉与宠物相关法律咨
询的数量明显增加。为此，她所在的
律师事务所专门组建了一支专注宠
物法律事务的团队。

为何“较真”
汤圆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蛋蛋

的情景。路过宠物店的橱窗时，她一
眼就望见角落里那只蜷成一团的小
狗，白白小小，像颗柔软的蛋，一下子
抓住了她的心。

那是2022年，汤圆刚研究生毕
业，留在杭州工作。租完房子，身上只
剩几千元。可她还是跟店主商量了半
天，花3500元买下这只博美犬，取名
“蛋蛋”。

蛋蛋几乎是和汤圆同时“入住”
出租屋的。带它回家那天，汤圆的行
李还散落在客厅里。

对汤圆和许多同龄人而言，宠物
填补的远不止空闲时间。在流动性极
高的都市生活里，这只小狗是汤圆奋
斗的动力，给了她许多温暖的陪伴。

工作日白天，家里的监控会拍下

蛋蛋守候在门口的镜头；下班回家，它
总会兴奋地转着圈迎接，跳起来求抱
抱；汤圆拖地时，它会追着拖把来回跑
动，像一场游戏……有一次，汤圆因为
工作被领导批评，没吃中饭就情绪低落
地回家了，但带着小狗出门晒太阳的片
刻，就收拾好了心情。“不管受了什么委
屈，到家看到它就被治愈了。”汤圆说。

蛋蛋的离开，让汤圆陷入抑郁，下
班回到家总看着小狗的照片流泪。对她
而言，诉讼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整理证
据材料，每一次都像重新撕开伤口。

诉讼之外，汤圆还向当地城管举报
对方违法无证养犬。“柴犬属于杭州的禁
养犬，我要求对他们行政处罚，错了就是
错了。”她在小红书也记录了维权过程。

这种执着，在不少人看来难以理
解。“很多年轻的宠物主人维权，连他们
父母都不支持。”崔灿也常听到当事人
提起家人的不理解，“我爸妈都觉得没
有必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好好生活？”

但对Z世代而言，这不是折腾，而
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一位长期处理
相关案件的律师观察到，相比中老年宠
物主人，年轻维权者对结果和赔偿金额
往往更理性。他们能够接受案件最后判
赔的金额和实际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
更希望对方能够真诚道歉，这是年轻人
比较关注的一点。

几周前，崔灿接到一位豚鼠主人的
咨询。当事人大学毕业后从朋友那里领
养了一只宠物豚鼠，相伴三年。豚鼠生
病被带去宠物医院就诊后死亡。后来主
人得知，医生开出的是豚鼠的禁用药。
“本来是小病，却被医生开了致命的

药，她气不过，准备起诉。”崔灿理解这种
愤怒，当事人并非为了高额赔偿，而是因
为自己的伙伴被不负责任地对待。
“95后”律师徐千玉接过一个咨询：

一对年轻夫妻筹备婚礼期间，将爱犬寄
养在一家有别墅、草坪的寄养机构，但
送去次日，狗狗中暑死亡。悲剧发生后，
寄养机构却一再推卸责任。
“从婚礼现场布置、婚纱照，到后续

家庭装修，他们都考虑到狗狗的存在。”
徐千玉说，这对夫妻整理了一个文件
夹，里面有几百张图片，从狗狗小时候
的样子，到日常相处的点滴，“小狗的离
去对这个小家庭的打击，不亚于至亲的
别离”。

崔灿还曾遇到一位当事人，狗狗从
高中起便陪伴她左右，一路见证她考上
大学、步入职场。可一次拔牙手术中，狗
狗打完麻醉就再也没能醒来。巨大的悲
痛击垮了主人，她患上重度抑郁，一听
到与狗相关的话题就会引起肠应激反
应，每次和崔灿沟通案情，都忍不住崩
溃大哭。

崔灿坦言，面对这类极度悲伤的宠
物主人，他希望他们放弃维权，因为诉
讼的拉锯可能会反复唤醒痛苦，但他也
理解主人的坚持。
“这类案件的关键，是让法官理解

我们为什么非要为一只宠物较真。”崔
灿坦言，不少法官起初会将这类纠纷视
作“小事”。律师们不仅要厘清事实，更
要在法庭上进行一场“翻译”，将一种浓
度极高的情感转译为可以被法理接纳
的语言。

“情感价值”
现有法律规定，具有人身纪念意义

的财物受到损害后，有权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在诉讼请求中，汤圆提出5000元
精神损害赔偿。与其说是经济诉求，不
如说她想看看，法律能否承认那段无法
用金钱衡量的陪伴。
“许多不养宠的人很难了解这种羁

绊”，法官也不例外，邓凯理解这种困
境。为此，他检索了二十多起狗咬狗案
件中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判
例提交法庭，汤圆也整理了许多同样通
过颅骨手术方案挽救小狗的医学案例。

蛋蛋出事八个月后，汤圆拿到了法
院的判决，总计赔偿7680元，其中包括
购买宠物的3500元、宠物殡葬费680
元，以及医疗费3500元。

汤圆早有心理准备不能全赔，但真
正刺痛她的，是判决背后的逻辑。判决
书认定，“原告为挽救其饲养动物的生
命进行救治，虽系意图挽回其财产损失
及附着于该财产之上的情感投入，但因
治疗费用远远超出其购买价格，已超出
一般人的合理预期。”

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被驳回：
“虽然其在饲养过程中投入了情感，但
时间尚短，不足以认定该饲养动物为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看到判决书上的字眼，汤圆反复问
自己，将近三年的陪伴真的算短吗？

汤圆最终捐出全部赔偿，并把判决
书发上小红书。评论区迅速汇聚了上百
条讨论，有人问她是否还上诉，她平静
回复，“不上诉了，按目前的法律来看也
就这样了。”

律师邓凯太懂这份委屈。在Z世代
养宠人的价值体系里，宠物超越“财产”
定义，成为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面对
情感与法律的错位，他们依然选择进行
最大程度的尝试，去拓展法律对“情感
价值”的容纳空间。

邓凯观察到，当前宠物价值的认定
缺乏统一标准，“各地法院，甚至同院不
同法官的尺度都不一样”。更棘手的是，
缺乏专门的动物司法鉴定制度：宠物医
疗事故后，宠物主人坚信是医院过失，
却拿不出专业认定；宠物被车撞，对方
只愿赔几百元，无法证明其实际价值；
宠物因问题食品中毒身亡，想追责却没
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死因报告……“情感
上义愤填膺，法律上束手无策”，邓凯见
过太多无奈。

邓凯最近代理的一起宠物医疗纠
纷，光是申请司法鉴定就耗费4个月。
最终，鉴定委托给了全国唯一能做宠物
司法鉴定的山东省潍坊市兽医协会。但
不是所有法院都认可这家机构的资质。
更令人无奈的是，3.6万元的鉴定费，比
案件本身的诉讼标的还高出一千元。

为填补这块空白，最近邓凯向司法
部提交了《动物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立
法建议。他希望能搭建一座桥，让遭受
损失的主人有依据索赔，让审理案件的
法官有专业技术报告作为裁判支撑，也
让整个社会对动物价值的认知，从情感
层面逐步过渡到法律与事实的框架内。

一些宠物纠纷的复杂程度可能会
远超许多大案，崔灿深有体会。为了一
起纯种猫买卖纠纷，崔灿曾带着一本
《猫遗传育种学》走上法庭。案件起因是
两家猫舍对一只本应用于配种的猫的
品质产生争议。崔灿的当事人发现，高
价购买的猫存在折尾缺陷。他们向法庭
提交了行业协会的评分标准、专业书籍
和论文，试图说明这种缺陷会遗传，会
显著影响猫的价值。而在另一起豚鼠死
亡的案件中，团队同样研究了大量文
献，只为向法官证明，医生开具的药物
对于豚鼠有毒性。
“这类案件标的额不高，资深律师

很少接手。”崔灿说，大多是带着热情的
年轻律师在坚持。而他们的当事人往往
是善于搜集信息、表达清晰的年轻人，
会自发整理证据文件夹、学习专业资
料，甚至独自出庭辩论。

完善“规则”
生活总要继续，蛋蛋离开几个月

后，汤圆又养了一只博美犬毛毛。毛毛
的到来填补了她心里的空缺。这个曾经
吃惯外卖的女孩，如今会认真研究狗狗
餐食配方，“给它做饭浑身是劲”。她还
买了车，每个周末都能带着毛毛来趟说
走就走的旅行，“以前打车要把狗放在
包里，现在它能在后座随便睡”。

如今，常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咨
询汤圆关于宠物诉讼的事宜。她会像
当初邓凯提醒她的那样，建议对方谨
慎考虑。可每一次，她都能从那些坚定
的回复里，看到曾经执意走上法庭的
自己。

来自云南的90后林念，则让改变
有了更具体的模样。送爱犬西贝去宠物
医院时，她从没想过那会是彼此相处的
最后四天。西贝离世后，林念在网络上
咨询了多位兽医，发现医院并没有对症
治疗。搜集证据过程中，更让她震惊的
是，这家在本地经营十余年的宠物医
院，执业兽医竟未完成备案，不具备相
关资质。
“他们拒不认错的态度，我不能接

受。”林念先后提起两场民事诉讼，委
托了司法鉴定，随后又对相关管理部门
提起行政诉讼。

有朋友劝林念通过短视频曝光解
决，但林念坚持选择法律途径。“诉讼确
实很累，但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让他
们受到行政处罚。”她自学法律，一遍遍
梳理维权逻辑。

她的坚持在那座五线小城引起连
锁反应。在她的投诉举报下，当地农业
农村局下发文件，对全市动物诊疗机构
开展资质核查。

林念的案子也得到“宠物律师联
盟”的支持，律师们在群里为她提供法
律咨询援助。

邓凯知道，找他咨询的Z世代宠物
主人中，最终走到诉讼环节的不足十分
之一。“都放弃，就不会有进步。”他相
信，随着养宠群体越来越大，这些声音
会被听到、被重视。

律师杜星月在梳理案例时注意到，
北京、上海、安徽、浙江、山东等地法院，
已陆续出现支持宠物相关的精神损害
赔偿判例，金额多在1000元到2000元
之间。虽然相较于维权成本，这个数字
并不高，但让人看到了可能性。

除了为宠物主人维权，宠物律师们
也在试图完善行业规则。崔灿的团队凭
借积累的案件和口碑，今年下半年已吸
引了不少成都本地宠物行业商家主动
寻求合规服务。11月，律师徐千玉和团
队受邀参与动物活体运输行业规范讨
论，“哪怕没有强制约束力，也能成为后
续办案的参考”。

崔灿最近在社媒上分享了林念民
事案件的判决书，上面的一段话让他格
外珍视：
“宠物不再是单纯的财产或工具，

而是饲养者基于情感寄托的陪伴对象，
为其提供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人们
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构成了饲养者
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

尽管宠物医院方已提起上诉，判决
尚未生效。但崔灿知道，这样的表述，在
以往的宠物纠纷判例中实属罕见。

（文中汤圆、林念为化名）

为“毛孩子”打官司的年轻人特稿

律师邓凯制作的“宠物律师联盟”冰箱贴及胸针。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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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拆迁

这时决定内迁的工厂，收到迁移委
员会的指令后，纷纷行动起来。马雄冠
正在厂里紧张拆迁。待问明吴羹梅的来
意，马雄冠建议吴羹梅积极活动一下，
找一找两个迁移委员会的负责人，争取
拿到名额，尽快内迁。

得到马雄冠指点，吴羹梅心里踏实
了些。回工厂的路上，他理了理杂乱的
头绪，考虑下一步将怎么做。回到厂里，
吴羹梅首先召开了董事监事联席会议。
在会上，吴羹梅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了目
前的局势、所了解的情况和准备内迁的
意图。实际上与会者全都晓得时局的严
重性，也清楚若中铅不内迁就有毁灭的
危险，因此一致同意了吴羹梅提出的内
迁计划。

由于章伟士在８月中旬就回常州
老家处理家事，所以没有出席联席会
议。为此，会后吴羹梅特地给章伟士写
了一封长信。在信里，吴羹梅告知联席
会议做出的决定，并详细阐述了内迁工
厂的理由，期盼能得到章伟士的理解和
支持。在信的最后，吴羹梅建议章伟士
马上返回上海，至于家里的琐事可拜托
章伟士的小舅子金福康照料。吴羹梅还
保证待中铅复工后，会给金福康安排一
个适当的岗位。章伟士精干、精明、精
算，对当前所面临的局势一清二楚，因
此很快便回信表示同意，且答应立刻回
沪投入内迁工作。

中铅高层关于内迁事宜协调一致
后，吴羹梅起草拆迁申请，并在马雄冠
的襄助下，吴羹梅与机器五金同业公会
负责人颜耀秋、胡厥文取得联系，递上
中铅的申请报告，表达了加入内迁、共

赴国难的强烈愿望。大约过了一个月，
中铅得到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
同意内迁的通知。

明确方向后，中铅便开始有计划、
有步骤的拆迁工作。拆迁最需要的就是
资金。恰巧中国交通银行借给中铅的６
万元法币贷款帮了大忙。其实这笔贷款
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拆迁所借贷的，而是
事出偶然。还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之前，因为生产高速发展，“飞机”牌各档
铅笔大受消费者欢迎，中铅的资金周转
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吴羹梅亲自出面找
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钱新之帮忙。

钱新之同吴羹梅的二哥吴镜予交
情不错，所以吴羹梅一想到借钱，便第
一个想起钱新之。

钱新之为人仗义，吴羹梅直截了
当，希冀钱新之能拿出6万元法币，尽
力协助中铅渡过难关。6万元法币对资
金雄厚的交通银行来说绝不是一件难
事，但毕竟也不是一个太小的数字，钱
新之不得不小心谨慎对待。他详细了解
了中铅的资产，决定实行有偿抵押借
贷。交通银行派出驻厂员，负责监管中
铅仓库，在厂里的原材料、半成品和产

品都成为这笔贷款的抵押品后，中铅顺
利拿到了6万元法币贷款。

6万元法币贷款在吴羹梅的手里还
未捂热，战火燃起，工厂被迫内迁。吴羹
梅意识到中铅一旦搬迁至内地，肯定会
受战事影响，原材料的进口和运输必然
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原材料又是工厂在
大后方赖以维持生产的“粮食”，没有原
材料等于无米之炊，一切都无从谈起，更
无法支援后方的军需和民用，千辛万苦
把工厂迁移内地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
吴羹梅孤注一掷，将这６万元法币贷款
全部用于原材料，买了黏土、木材、石墨，
并将这批原材料全部装上船，一步步历
经艰辛运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

后来战争走势验证了吴羹梅当初
的判断。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
占领缅甸后，国统区的交通被日军层层
封锁，重庆对外交通基本被切断，以至
于糟糕到各条交通线上运输军用必需
品都来不及，根本就不会来考虑运送中
铅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厂的生产原料。
即使那些大型工矿企业已经购买好的
机器和原材料，都不得不搁置在国外，
无法运回国内。抗战期间，中铅亏得吴

羹梅的明智决策，靠这么一大批原材料，
才没有断炊停工，得以持续不断地生产出
国货铅笔供应市场，满足大后方以及边区
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需要。

中铅接到内迁通知后，厂里召开了全
体职工大会。吴羹梅在大会上向全厂职工
宣布了中铅内迁的决定，解释了必须内迁
的理由，做了内迁动员，希望广大职工尽
量随厂内迁。会后，全厂立即投入紧张的
拆迁。

郭子春是厂里设备拆卸的总负责人，
金炳敬、许兆明两位老师傅带着十多名年
轻人，全力以赴拆卸机器。拆卸过程中，日
军飞机无数次地从中铅的上空掠过，还在
离厂址不远的地方丢下炸弹。炸弹腾起的
气浪和巨响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这种危
险的环境里，中铅员工争分夺秒，拆卸机
器设备。看到炸弹扔下来便伏地躲避，敌
机刚一离去又拼命工作。仅用了几天的工
夫，就完成了全部机器设备的拆卸和打
包。由于运输等方面的问题，所有箱子还
不能马上运走。但是，中铅厂址位于华界，
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可能。为了安全起
见，吴羹梅找到负笈日本回国后曾经工作
过的“中华学艺社”的总干事刘百闵。中华
学艺社是联系、团结文化界特别是有志于
文艺科学事业的人士的重要地点，以低价
的租金，对西画家进行友情援助。中华学
艺社的南部是公寓，为美术界的人士提供
租住，倪贻德、傅雷、张弦都曾在此地居
住。而北部的礼堂则是美术展览的场所。

刘百闵见是老朋友请求帮忙，且是为
了抗日，便爽快答应，立即把位于法租界
的中华学艺社腾空，让中铅的机器设备暂
时寄放在那里，等待启运。但是要想将机
器设备冒着炮火从上海这座危城里安全
运出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三）

“笔”路蓝缕
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

徐鸣 著


